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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供需体系变革的趋势

付宇涵，崔佳星*，李立伟，马冬妍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带动生产力飞速提升，生产关系更加透明和公平，整

个供给体系的效率、质量、结构不断优化，对需求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从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角度，通过比较数字经济时代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异同，探

讨了数字经济时代供需体系的变革趋势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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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时代是人类已

经或正在经历的 3个社会发展历程。其中，数字经

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旨在将数字化信息和知

识用作生产的关键因素，将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

的活动空间，以及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促

进生产率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1]。一系

列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扩散支撑着数字经济的持

续性的变革。对于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带来重大

机遇，将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贸易顺

差[2]；新兴市场中一些特定的数字经济红利可以抵消

经济不平等现象[3]；数字化初创企业和数字化平台不

断涌现[4]，可有效提高市场及劳动力效率，某些程度

上也可遏止腐败[5]。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会带来

巨大挑战。资源禀赋不均衡、学习能力差异大、机构

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导致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数

字技能和技术普及水平不均衡，现有社会分工体系

亟需重构[6]，社会治理方式也需变更[7]。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抓住数字

化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挑战，该问题的突破点在于供

需体系的变革。数字经济时代，“云大物移智”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生产广泛、深度的融合带动生

产力的飞速提升，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生

产对象更加智能、精准和高效；适配于生产力，生产

关系更加透明和公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推动整个供给体系的效率、质量、结构不断优化，最

终对需求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本

研究聚焦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引发的生产力、生产

关系变革，分析基于供给体系变革对需求体系和社

会治理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探究数字经济时代的经

济发展范式和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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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力变革：智能生产力正在崛起

生产力是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

是衡量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社会产品与服务的

最佳指标。生产力受生产者、生产工具、生产要素、

生产对象的相互影响和促进[8]。科技革命带动生产

力的一次次变革，由量变的积累产生质变的飞跃，

电力的发展加速了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兴起和应用加速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进

程[9]。对应农业经济时代的单个劳动者、工业时代

的多个劳动者，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

生产者，以智能制造和人机交互为代表的“人际共

产”为主要生产模式；生产工具也由农业工具、工业

设备，升级到智能工具，包括云制造、工业软件以及

数字仿真内系统；生产要素由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

和人、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和资本，变革为数据（信

息、知识），可应用至数字孪生以及数据决策等数据

驱动的场景；生产活动的产出也被赋予更多智能互

联元素，通过智能互联以及服务的延伸，提供了更

多智能产品（图1）。

图1 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变迁

1.1 生产者：从“以人为主”到“人机共产”

生产者是劳动成果的直接创造对象。在农业

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者主要由人构成。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机交

互为主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中得

到应用，尤其是与生产制造过程深度融合[10]，一些

高速度、高精度、高危险性的体力劳动行为被机器

替代，甚至某些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劳动任务也能

够被执行，大大提升了现有劳动力的效率和精度，

补充了人力劳动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实现生产制造

过程中生产者从“以人为主”到“人机共产”的转

变[11]。

具体来看，聚焦到工业领域，智能制造是企业

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生产制造装备的智

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大量的人力被解放出来用以创

造更高价值的劳动成果，企业也达到提质降本增效

的目的。提升生产制造装备的智能化水平，首先是

要实现设备/系统之间自由通信和生产环境的充分

数据化，对生产数据进行自动收集、存储和处理，并

实现对生产过程的监控、动态调度和优化，进而实

现集成与协作。但是，目前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尚

处于探索阶段，通过测算，2019年中国初步具备探

索智能制造基础条件的企业比例为 7.7%（本文中

54



科技导报2021，39（4） www.kjdb.org

指标结果依据于两化融合服务平台（www.cspiii.
com）参与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引导企业数据

测算，其中智能制造就绪率是指初步具备智能制造

基础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

比例，目前所统计的智能制造就绪包括关键工序数

控化率达到 50%，且管控集成和产供销集成已基本

实现）。这些企业底层装备数控化程度高，管理信

息化与底层自动化之间以及内部供应链上采购、生

产、销售、库存、财务等环节间实现了集成，已开始

向智能工厂、智慧企业迈进（图2）。

图2 2016—2019年中国初步探索智能制造基础条件的企业比例情况

1.2 生产工具：从解放人类“体力”劳动到解放

“体力+脑力”劳动

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

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工具多为单纯依赖人类体力

和自然力量或将二者简单结合转化，生产过程相对

简单。工业革命以后，依赖能源驱动和经过科学知

识改造的生产工具极大地降低了人类在使用工具

时的体力消耗，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技术积累，人力

资本的重要意义在生产过程中也初步展现。数字

经济时代智能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研发、生产制

造以及供应链各环节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孪生、

精益制造、敏捷供应链等新的生产研发方式得到应

用和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有效

降低了生产成本。

具体来看，工业云平台的兴起使得人力资本的

成果在行业内实现有效外溢，同行业企业间、产业

链伙伴间的协同合作也让生产工具的研发制造拥

有了更强大的资源，兼容性强、安全性高、实用性好

的生产工具不断涌现。工业云平台是一种基于云

服务的制造业聚合模式，通过分布式数据处理、聚

合式成果展示和多参与者共同研发改进的模式推

动企业研发、生产、物流、运营、销售和内部管理的

全方位转型升级，进而达到精细化管理、定制化生

产、内生性创新的完美结合[12]。截至 2019年，中国

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 44.4%，其中以公有云应用

为主，应用比例达到 24.3%。此外，工业软件已经

成为中国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推动力量，内

容涵盖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的工业软件，

帮助企业从单项技术数字化向数字化企业发展。

其中，ERP软件普及率达到 59.2%，CAD等工业设

计软件普及率也达到51.0%（图3）。

1.3 生产要素：从“技术驱动”到“数据驱动”

生产要素是产出劳动成果的前提基础。农业

经济时代，生产要素以土地和劳作的农民为主，这

两种生产要素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具有较大的局限

性。到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和技术的出现加速了生

产力的提升，其增长空间得到大幅拓展，但仍然具

有明显瓶颈。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与产业

深度交汇融合，由于数据资源的可复制共享的特

征，打破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传统要素的

供给局限性与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矛盾，并不断提升

传统要素的智能化水平，为持续增长和创新发展提

供了新的条件与可能。

具体来看，数据是中国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的

（a）初步具备探索智能制造的条件 （b）智能制造就绪率测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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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如何及时、准确、高效地收集、使用和保

护数据成为企业数字化必然面对的焦点问题。企

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强化对数据资源的利用主要

体现在：一是内部数据集成，从产品全生命周期各

个流程出发，实现企业内部的技术集成和数据融

合，减少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和数据闭塞造成的资

源浪费；二是外部数据共享，通过产业链协同、价值

网络协同等形式共享外部数据，跟进行业动态、先

进技术应用情况等；三是内外部数据互联互通，从

生产、仓储、物流等供应链各环节出发强化企业内

外部资源、业务、战略发展等相关数据的互联互通，

有效缩短定制化产品生产时间、降低库存成本和风

险，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推进企业与产业链伙

伴共赢生态的创建和繁荣。以中国的离散制造业

企业为例，2019年，12.8%的企业实现了内部数据

集成，21.3%的企业实现了外部数据共享，10.1%的

企业实现了内外部数据同时互联互通。未来，中国

企业应进一步提升企业内外部数据共享和业务集

成水平，实现信息化环境下精益生产和供应链敏捷

响应（图4）。

1.4 生产对象：从“功能产品”到“智能互联产品”

生产对象是生产环节的最终目的。农业经济

时代，生产的劳作对象主要是动物和植物。到工业

经济时代，生产对象加入了简单的工具产品，但总

体上生产对象仍然是相对单一和机械的物理产品。

数字经济时代是万物互联网的时代，生产对象从单

一的、机械的、物理的“功能产品”逐渐发展成可全

面感知、实时计算、深度交互、全链条追溯的“智能

互联产品”。从计算机到可穿戴设备，从消费品到

工业品，智能互联网产品将重建人们的生活行为和

方式，重新定义社会的商业模式，重新构建企业的

生产制造体系。

具体来看，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万物互联将

图3 2019年中国工业企业云平台、工业软件应用情况

图4 2019年中国离散制造业企业数据开发利用情况

（a）工业云平台应用情况 （b）工业软件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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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制造企业产生深远影响，催生了服务型制

造新模式。服务型制造一方面基于云端的全生命

周期服务产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程度高、使用体

验持续优化的产品，并借助回收的用户反馈数据优

化企业产品全周期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在制造

环节服务化延伸过程的投入强化消费者对企业产

品、服务的信任和依赖，构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消费市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和服务环节的高利润

回报使得服务型制造成为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发展

目标。以中国离散型制造业为例，近些年开展远程

监控、在线运维、基于智能终端的服务创新等模式

不断涌现（图5）。

图5 2016—2019年中国离散制造业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情况

2 生产关系变革：透明、公平、高效的

生产关系逐步形成

伴随着智能生产力的崛起，适应于生产力发展

的生产关系必然发生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方

面，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效分离和使用权的精准计量

催生共享经济和按需经济；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关系

方面，生产者之间合作变得动态灵活，企业内部管

理更加扁平、柔性和动态，企业间平台化的价值网

络协同更加高效；产品分配形式方面，分配去中间

化趋势明显，分配趋于公平化（图6）。

图6 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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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所有权与使用权成功

分离催生平台经济

所有权与使用权一直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中

财产关系的核心关注点。在农业经济时代，全民的

私有产权得以确立和保护，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奠定了前提基础。随着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大规

模出现，市场中产生了许多规模较大的企业，其生

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都需要专业人才进行管理，这

一时期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得以分离，出现了股

份制、职业经理人等模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

信息技术，尤其是操作系统、定位服务、导航、电子

地图等的应用，使得使用权使用量的度量成本大幅

降低；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

使用权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匹配成本大幅降低，权利

分离的成本开始大幅低于由此带来的收益，所有权

和使用权的分离成为趋势，催生共享经济，并从生

活消费领域逐步扩展至工业生产领域，例如公有云

服务、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业APP服务等。

通过上云，企业逐渐从传统的产业链式协同扩

展至生态构建式的价值网络协同，高度开放、高效

协同、充分赋权的生产模式成为新生态的关键特

征。企业上云是与传统的自建软硬件相对照的模

式，借助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等云服务平台，企

业可以采用类似租赁的共享经济形式构建数字化

转型的硬件基础，以扩展性强、安全性高、兼容性好

的云计算资源代替传统的服务器矩阵，实现资源的

最优配置。此外，云平台的大规模使用带动了行业

开放社区的兴起，例如协同制造、开放物流、协同营

销、产业链金融、多主体研发等形式。截至 2019
年，中国企业上云比例达到 44.4%，其中上云企业

中实现网络价值共创的企业比例达到 81.3%，分别

较上年提升0.9、0.5个百分点（图7）。

2.2 生产者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生产者之间合作

动态灵活

随着生产力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生产者之间

的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

生产者之间相对孤立，生产过程以独立形式完成后

加以联接，彼此之间只有简单的线性化的竞争和合

作关系，生产者以结果为导向，生产角色和技能水

平相对单一和固定。数字经济时代，个人的活动范

围被极大延伸，单一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可能被赋

予多个岗位职责及角色，或者一种岗位或角色也可

能由多人共同承担，这就要求生产者个人能力朝着

“多面手”方向发展，且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需要更加

动态和灵活，基于流程再造快速构建多个动态工作

团队。同时，为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企

业的内部层级更加扁平、柔性；企业之间边界趋于

模糊，平台经济以相同的利益导向联接了生态中的

各相关方，实现高效分工协作和跨企业的资源整合

和统筹规划，企业创新活力被最大程度调动和激

发，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技术变革和市场变化

而不断改变，单个企业的生产角色和市场定位也随

之发生改变。一方面，企业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单向

层级与多部门分散并存向扁平化和融合协作演进，

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数据被实时监测

和流转，增强企业内部员工间的协作创新能力，实

现内部全流程高效运行。另一方面，基于云平台的

协作社区促进了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通过相关方实

现生产计划、研发设计、采购、销售、物流、财务结算

等的协同，为企业间订单全程可追溯、质量全程可

控的产业格局形成奠定了基础，有效提高了企业供

应链的掌控能力。2019年中国实现产业链协同的

企业为 10.9%，未来企业在内部组织建设和外部合

作方面仍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图8）。

图7 2017—2019年中国企业上云及

实现价值网络共创情况

58



科技导报2021，39（4） www.kjdb.org

2.3 产品分配形式：分配去中间化趋势明显，分配

趋于公平化

产品分配环节是生产过程中最后的不可或缺

的关键环节。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消费者

之间的产品分配由于信息不对称出现了较多的中

间环节，分配实现过程中损失多，配置效率低，分配

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较为普遍。数字经济时代，互联

网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产品和服务与报酬的交换过

程显著去中间化，传统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

的经销商等各种中间环节被省去，一方面大大压缩

中间商的获利空间，信息的透明化使得产品交换的

各方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信息交互和沟通

变得更加高效，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的喜好和需

求可以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生产者，去中间化的交

换方式促进了产品分配的公平化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已经从现有产品的被动

接受者向市场服务的决策者转变，不仅用手中的资

金对已有产品进行投票，更积极参与产品的研发生

产过程，市场对个性化定制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快速

增长。企业通过将个性化定制和精准营销相结合

把消费者变为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的重要参与者

和合作伙伴，让市场需求从产品设计研发阶段就变

得清晰可视，每一件产品和每一项服务都有精准的

目标对象，减少中间环节过多形成的资源错配和浪

费。2019年，中国离散制造企业中开展个性化定

制和网络化精准营销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8.1%和

29.1%（图9）。

图8 2016—2019年中国企业实现产业链协同情况

（a）生产者之间合作更加动态灵活 （b）实现产业链协同情况

图9 2016—2019年离散制造业开展个性化定制和网络化精准营销的情况

（a）离散制造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情况 （b）离散制造业开展网络化精准营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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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给体系变革对需求体系、社会

治理体系产生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供给体系的变革，促进了智能生

产力的崛起以及透明、公平、高效的生产关系逐步

形成，同时对需求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也会产生深

刻的影响。具体而言，供给体系的创新涉及产业结

构、流通、分配、消费等多方面[13]，且对消费的影响

最大。因此，供给体系的变革将会引领整个消费行

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供给端和消费端同步创新发

展，最终引发社会分工体系的重构和社会治理方式

的变革。

3.1 供给体系创新引领消费升级

供给体系的创新将引发消费升级新浪潮，从满

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性消费转向提升生活品质

的改善型、高端化消费。例如，消费对象从单一功

能产品消费向产品及其延伸的服务消费转变，个性

化消费开始替代规模化消费，同时信息消费成为继

物质消费后新的消费形式。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时

代信息技术也带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慧物流

等消费新载体的形成和应用。总之，消费者更加多

元、个性、品质、便利的消费需求不断被满足，伴随

供给端的“智造”时代，消费端的“新消费”时代也悄

然来临。

3.1.1 消费内容方面智能产品的兴起带动消费内容

向服务化和虚拟化延伸

服务化延伸方面，消费内容从单纯的物理产品

转变为以产品为核心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伴随产品

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衍生出来的配套服务活动成

为新的消费对象。在供给侧，制造企业从过去仅聚

焦于制造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开始拓展至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其他环节，尤其致力于在后市场端构建

以用户为核心的服务化转型，产品质量也拓展至与

产品配套的服务质量。在需求侧，消费内容由功能

产品向配套服务延伸也增加了终端用户与制造企

业的黏性，一次性购买的短期消费行为向多频次、

中长期持续接触模式转变。产品增值服务主要包

括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实时响应的个人数字化服

务等，主要以提升产品效能为目的；基于产品设计

的增值服务，主要由轻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业设计

服务和家电、服装等行业的个性化产品设计服务构

成；基于产品整合的增值服务，主要是指产品集成

及成套解决方案，现阶段主要包含轨道运输设备解

决方案和大型输变电设备解决方案。在虚拟化延

伸方面，信息消费成为继物质消费后另一经济增长

点。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消费品质

要求的提升，社会整体的物质消费会出现边际递减

的趋势，在缺乏新的物质产品和模式刺激的情况

下，其增长最终趋于稳定。反观信息消费，现阶段

中国正处于信息消费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信息消

费通过融合、改造等方式与其他业务相结合，借助

多维度、多频次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消费场景逐

步成为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重要依赖。具体来看

信息消费主要涉及日常生活、社会公共服务、行业

应用公共服务以及可搭载智能解决方案的终端产

品等方面（图10）。

3.1.2 消费载体方面消费互联网、移动支付、智慧

物流助力消费升级

消费互联网的繁荣极大地满足了个性化消费

需求。数字经济时代，基于开放的网络空间建立的

电子商务模式使得产品范围和消费选择空间极大

拓展，消费互联网大幅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供需双方低成本快速匹配。此外，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对消费者全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行为的画像分析和动态跟踪，消费需求得到

快速、精准定义。移动支付使得消费过程更加便

捷。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工具，移动支付能够为消

费者提供个人资金的支出参考，提高资金运用和管

理水平；企业也能够借助更清晰、全面、实时更新的

数据增强企业精细化管理、针对性营销和创新性研

发的综合实力。同时，智慧物流有效打破了消费的

时间和空间限制。目前，智慧物流成为企业缩短物

流时延、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推动力量。例如，实

时更新的数字化物流监控体系、基于高精度地图的

路线优化系统、双向通信的物流配送系统等共同构

建了更加高效的物流体系；新技术催生的新业态如

车货匹配、众包运力，通过对社会闲置资源的利用，

可有效减少物流资源浪费现象；此外，正在逐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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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驾驶卡车、无人机配

送等也即将被用于实际物流服务过程之中。基于新

技术、新业态的智慧物流正在重塑现有物流体系，缩

短长期影响人们消费体验的时空距离（图11）。

3.2 供给端和消费端的创新发展引发社会分工

体系重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数字经济时代供给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

和消费端的升级，也对社会分工和社会治理产生深

远影响。社会分工方面，传统的单一产业开始向多

产业融合发展转变[14]，商业模式和产业格局被重

塑，产业内分工日趋精细化、集约化，同时，社会分

工体系重构对劳动力就业也产生深远影响[15]。在

社会治理方面，治理主体由传统单一的政府参与转

向以政府为主导，平台、企业、用户共同参与的多元

主体结构，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优化政府的治

理和服务水平。

3.2.1 社会分工体系重构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深远

影响

社会分工体系重构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产业

边界融合催生新模式新业态，另一方面产业内部分

工日趋精细化、精准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产业

间原有边界，实现各产业融合协作的演进，第三次

社会大分工中产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界

限日趋模糊，产业之间融合趋势使人们逐渐摆脱产

业独立发展的理念。一方面，个性化定制等市场需

求的出现加速了产业内的重组和扩张，基于产品全

生命周期流程的专业化分工愈发精细和全面，单一

产品的定制化和小规模生产成本都大幅度降低。

另一方面，产业间的融合协作催生了效率更高、效

益更好的新模式、新业态，既降低了不同产业间的

产品转化成本，优化消费者使用体验，更促进了农

业、工业、服务业的同步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分工

体系重构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生

产力的变革引发新的社会分工的形成也会伴随着

劳动力市场大规模地转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和技术创新，智能化机器的使用率和生产效率逐步

图10 供给体系创新引领消费升级

图11 消费载体创新助力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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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单位产品和服务所需的人工劳动越来越少，

导致一些行业和岗位出现技术性失业。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融合等新模式也对技术

实力较强、具备学习能力、能适应市场变化的人才

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同时，能够结合智能化技术手

段优化企业营销、经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也

将成为未来的市场引领者（图12）。

图12 社会分工体系重构与劳动力就业变革

3.2.2 社会治理模式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智能

化手段赋能精准治理和服务

对于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模式向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转变，治理手段智能化发展赋能政府精准

治理和精准服务。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社会发展不同

步的历史问题突显了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阶层的

差异和矛盾，数字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参与主体更

加多元化、交易规模及范围更大、产品生命周期延长

带来的问题更加复杂，原有的市场结构和新的供需

关系间的结构性矛盾交织汇聚，单一的政府监管模

式难以协调、统筹各方利益，无法实现经济、环境、社

会效益等的最大化产出和统一。目前，建立以政府

监管为基础、市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有利于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发挥各个市场参与主体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多元智慧解决多主体矛盾必

然成为未来社会治理机制建设的新方向。此外，治

理手段智能化发展赋能政府精准治理和精准服务。

大数据、物联网、生物医学等新技术与社会治理、社

会服务的渗透融合实现了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革命性

变化，政府可以借助智能化手段的大规模应用获取

更加全面、精准、及时的社会动态信息，通过对可靠

性强的宏微观信息的分析和可借鉴的机器决策结果

更好地完善政府治理和服务水平[16]。例如，部分城

市已经开始着手建立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城市体

系[17]，通过智能感知网络收集的信息和数据调控系

统相结合进而实现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实施，减少由

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图13）。

4 结论

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正从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各个层面推动着中国的供给体系演化进

程，智能化的生产力和透明、公平、高效的生产关系

逐渐形成，并在某种程度上深刻改变着中国的需求

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拥抱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我

们从宏观到微观，从技术创新应用、管理模式优化、

治理体系变革等各方面做好准备，把握机遇，赢取

数字经济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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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and demand systems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bstract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industrial econom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are three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Big Data, AI+ , IoT) drives the
productivity in a rapid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 of the production become more transparent and fairer.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efficiency, the qual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upply system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mand system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angle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production relation, by compa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the industrial econom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forming trend of the supply and demand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build a new supply system for a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 promoting China's supply system especially in building the smart productivity and the transparent, fair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relations. Beyond that, China has to be prepared to go from macro to micro,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management mode optimization, the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and other aspects to benefit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supply and demand systems;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umption upgrading; social gover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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